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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分化与坚守中迎接新世纪
——第六届全国儿童优秀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 □杜 娟 郝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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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人类学研究法是我

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发生

时最早使用的方法。近年

来，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出

发，青年学者黎亮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新书局出版的林兰编中国

民间童话集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结构形态分

析、跨文化跨种类比较、心理分析等方法，探讨

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提出“民间

童话与现代性”的创新性观点，使得儿童文学

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获得传承与发展。黎亮从民

间文学进入儿童文学，获取了两种文学价值发

生的逻辑起点，汇通其共同的人文关切，以深

度的视域融合实现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拓新。

在《文明的进阶：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一文

中，她将此理论命题概括为“一种发现，两种价

值”：一种发现为“儿童即正义”，两种价值为

“用文学强旺生命、用想象对抗谎言”，该研究

启迪我们回到儿童文学的原点去建设儿童文

学的基础理论。

——李利芳

文明的进阶：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
□黎 亮

作为一名民间
文学研究者和儿童
文学写作者，对民间
文学与儿童文学两
个领域的关注，影响
了我对待儿童和人
生的态度，影响之深

无异于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启蒙。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民间
文学和儿童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互为借鉴互相促进，在视域融合
中拓展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最终以学术反哺社会，在寻求“人
的文学”和“人的力量”的终极关怀中，促进文明的进阶。

我个人的路径，是由民间文学进入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
的理解和思考，因为有民间这个角度而意外有所收获。简而言
之，就是一种发现、两种价值。

一种发现：儿童即正义
文明进阶的历史，是弱势群体逐渐被看见的历史。无论中

西，对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与民间的发现，成为文化启蒙的
三个重要维度。其中儿童与民间的呼应尤为强烈。

西方进入近代工业文明，思想界意识到人类正在沦为工具
理性的牺牲品——人与土地和家园的联系被割裂，被机器工业
和商业资本异化——变得破碎而彷徨。为了对抗工业文明的
阴暗面，赫尔德提出人类群体“应当从自己的过去中吸取教训，
他们的过去明显地证明，人类是追求和谐与完善的”。他认为
民众群体的过去，乃至民族的个性，保留在民间古老的习俗和
故事中。其后，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童话采录，人类学家对野
蛮民族的观察记录，民俗学者对乡村田园的调查研究，都指向
同一价值诉求：人的自足和完备，也就是想要在冷漠的社会中
找到一些慰藉人心的纯真，在异化的世界里找到人的尊严与力
量。

工业文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的异化，于是原始人、野蛮
人、乡民便被启蒙思想家视为能提供解药的自然之子。卢梭在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爱弥尔》中把儿童放进了自然之子
的行列。周作人受西方人类学家影响，在中国学界引入了“儿
童=原始人=野蛮人=乡民”这一著名公式，拿原始社会与儿童
社会比较，并从民俗学角度定义童话，认为童话即是万物有灵
信仰转化而来的幻想之作。旨归仍是通过供给童话，促成个体
的成长完善。在“追寻人的价值”这一话语体系中，儿童与民间
功能相当，共享理论与方法。

对于话语体系和价值关怀的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
学中“儿童本位”这个重要话题。所谓儿童本位，就是要让儿童
被真正看见。周作人阐明了两点：一是儿童也是人，享有人的
权利；二是儿童不是成人，有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第一点是
价值观，意在平等；第二点是方法论，落在差异。与卢梭思想互
参，能感到儿童和民间作为不同于成人和现代文明的他者，不
是在乞求平等和保护，而是文明的成年人，以此为鉴，可以养成
关注他者的自觉，从对相异性经验的体认中发展出更完善的自
我。儿童是一味解药，是成人平等待之，才可能获得的解药。

把弱势的一方，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观察、共情和理解，可

以说是儿童文学乃至一切文学的自觉。卢梭认为，人类之间的
不平等，根源于文明的优越感。现代之于野蛮，城市之于乡村，
成人之于儿童，因为有这样的优越感，常常扮演着教育者、改造
者的角色。为了寻回平等的起点，卢梭将两者关系颠倒过来，
将野蛮人、村民以及儿童视为启迪者，以儿童和野蛮为正义，提
出他对理想社会的构想。美国教育哲学家薇薇安·嘉辛·佩利
则将之运用于幼儿教育，在《共读绘本那一年》《游戏是孩子的
功课》等书中，她多次描述孩子如何引导她理解文学，甚至了解
她自己人生选择上的困惑。

儿童即正义，也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
记》《长袜子皮皮》等许多儿童文学名著的核心价值。我想，这
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者应有的自觉——当成人世界和童心世
界发生矛盾，永远站在童心世界这边。澳门作家陈志勇曾在
《内城故事》的发布会上说，当灾难来临，生存和延续之道总是
来自孩子，他们或许无知，却具备更多的创造性和进化能力。

一种价值：用文学强旺生命
21世纪，灾难和不公仍然是人类需要面对的现实。在灾

难和不公面前，文学是有力量的，尤其是童话。意大利国宝级
作家卡尔维诺对大量本国民间童话进行了文献梳理，他说：“这
些童话包含了对这个世界的全面阐释，丑陋的，美好的，都在里
头，而即便是面对那些最可怕的魔力，我们也总能找到办法来
摆脱它们。”

中世纪，瘟疫横行、战争肆虐，宗教利用人们对死亡和未知
的恐惧进行精神控制，拉伯雷写下了《巨人传》，用笑声驱赶恐
惧，将来自民众的强健生命注入文学。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
中将这种生命力命名为“狂欢精神”，并阐述了狂欢精神和狂欢
文学的三个特性：群体性、颠覆性和再生性。

先说群体性。狂欢一定是群体的狂欢，力量也从中而来。
民间故事与狂欢文学天然具有亲近性，民间故事的各种情节框
架，不仅经历了你说、我说和他说，而且装着上下千年、纵横万
里的民众心声。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想象中
汲取养料，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群体的声音，意义在于在人
群中分享值得拥有的人类价值。

民间文学的颠覆性和批判力有一部分来自采录者和讲述
者对故事的选择。我们看到的故事写本，大多表现出民众对贪
婪与强权的反抗。由于在民间故事中，民众的愿望被讲述出
来，所以善良和勇敢的主人公最终获得了幸福。然而，杰克·齐
普斯在《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
一书中提到，因为意识到农民的童话无法超越“强权制造公理”
的等级社会逻辑，歌德发表《童话》一文，提出了浪漫主义宣言，
于是，激进的写作者不再满足于让故事主人公在一个旧世界里
成为国王或王后，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是社
会关系的转变”。

在众多重述的民间故事选本中，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的
文学性尤为突出。卡尔维诺在《论童话》一书中描述了他理想
的写作态度，他肯定古阿斯泰拉《西西里乡间童话寓言故事》蕴
含的文学力量——用冷静的观察，唤起对苦难的感知。成人读
者需要这种力量吗？儿童读者又需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童话要怎样讲述苦难？显然，我们无法照搬古阿斯泰拉
那种科学而没有任何安慰的方式来给孩子讲童话。卡尔维诺
采用浪漫主义的方式编织故事——主人公经历了冒险，找到了
幸福。然后，在故事落幕的最后一瞬，突然转向对现实的感
知——讲故事的人跳出来说：“他们过着奢侈、冷酷的生活，我
却躲在门后挨饿。”

民众的心声，采录收集者的选择，浪漫主义的理想，科学的
观察和感知，都在民间童话的采写、重述和再造中发挥作用，幻
想和真实互相交织，批判和颠覆也在其中，力度大小取决于讲
述者对群体文化的敏感，以及他对人类价值的思考。

最有力的批判隐藏在笑声中。群体的批判的笑，起初源于
也最终导向民众对群体生命不朽的信仰。巴赫金认为，狂欢精
神的再生性，尤为突出地表现为生命有形物质的更迭和新生。
《巨人传》里巨大的肉身和没完没了的饕餮豪饮，以及童话对变
形复活的讲述，都揭示了人类生命元素与宇宙万物的往来，也
传达了群体生命与宇宙同在的喜悦。当人们把个体的生命放
到群体的生命中去体验，他们也就成为永远打不败、死不了的
那一群人里的一分子。

又一种价值：用想象对抗谎言
想象的世界坍塌，现实世界还会存在，然而，那将会是什么

样的存在呢？《培养想象》的作者弗莱描述道：“没有对话，没有
什么会回应你。这个世界没有道德，也没有智识……你在这
样一个世界里仍然会感到孤独、恐惧而多余。”米歇尔·恩德在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说，人们不再相信幻想，谎言便大行其
道。面对现实世界被施加了认知魔咒的信息，恩德和弗莱用
深思熟虑的确信打开了天窗——人类不放弃想象，就有望破
除魔咒。

谎言和想象并不容易区分。民俗学者施爱东认为，从民
间口传文学来说，谎言和传说故事可以互相转换。那么何谈
对抗？孔子曾说，君子可以被欺骗，却不会感到迷惘。所以，
读童话、学会想象，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迷惘。施爱东
提到，西方谣言研究始于英国贵族旁森比研究一战的《战时谎
言》，作者分析了20多个著名媒体的谣言及其煽动民意的导
向，得出了“没有谎言，就不会有战争理由和战争意愿”的论
断。由此可见，谎言和想象的区别在于动机。谎言煽动情绪，
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引起分裂、战争与混乱；想象则建
构人的世界，文学的根基在于想象，它通过具体经验展现对精
神世界的主体探索，导向自由、平等与和平。弗莱认为，借助
想象我们能获得现实无法给予的广阔而强烈的经验，如爱、
死亡、激情和喜悦等，我们的心智被拉伸到最高处和最深
处，在那里我们培养起宽容和爱的能力，被一个充满意义的
世界环绕。

文学为想象提供了具有创造力的框架。这个框架最初来
源于原始人的宗教、魔法和仪式当中，也保留在流传至今的神
话传说和故事中。俄罗斯故事学者普罗普将这个想象的框架
提炼为31个情节，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童话的基本结构
和终极关怀：主人公离开家，通过获得宝物、难题考验、死亡复
活等情节完成独立成长，最终获得幸福。童话的想象，正是对

在艰难匮乏中“成为一个人”这一人类经验的讲述。
将民间童话的结构与关怀铭刻于心，在人的世界里浸润

过，再去读作家文学，看现实品人生，总会有惊奇发现。读过
《找幸福》再读《西游记》，会看到作者用整部大书反写了“代人
问询，获得幸福”的隐喻，唐僧的行为与童话主人公截然相反，
是否取得真经，答案可以在《找幸福》这个风行世界的民间故事
中觅得；读过《格莱美的音乐家》再读《水浒传》，会看到同样是

“在家—离家”的故事结构，动物们合作寻得了幸福，水浒英雄
们在追求“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梦想中，因为缺少成长与合
作而造成的不圆满就更加突出。

童话教会人们如何想象，也教会人们从迷惘中抽身，获得
内心的笃定与能量。面对谣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相
信童话——相信总是有人不放弃希望，总是有人选择善良，总
是有人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总是有人能在艰难困苦中获得
生命的觉悟。所有这些相信，最终都落脚在一个信念上——相
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向阳生长的力量。这个力量等待被我们唤
醒，觉醒的过程被放在了一个又一个童话中，灾难、不公和谎言
都无法阻挡人去追求自由而真实的幸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迎来了巨大的变革。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建设事业的日益繁
荣，尤其是文化体制和出版环境的优化，人们的价
值观念、审美趋向日益多元。面对新的文化语境，

“新世纪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键词，
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本文以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为关注点，立足21世纪初的文学环境与中
国儿童文学创作，给予时代的回望，回望儿童文学
在此时的多元态势以及新世纪初儿童文学发展的
特点与轨迹。

第六届（2001—2003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评奖从200部参评作品中选出16部（篇）获奖
作品，评选题材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幼儿
文学、纪实文学、理论批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等
类。纵观本届获奖作品，各大类数量均衡，表现手
法丰富，也更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特别是
在16位获奖者中，有９位为首次获得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有８位获奖者年龄在40岁以下，反映
了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良性发展与合理的梯队结
构。这些作品趣味性与时代性兼备，想象与现实
兼具，童趣与哲理并存，轻松与深沉同在，为我们
展现了新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多元、分化与发展态
势。

观念与表现手法的多元化
“多元共生”是新世纪文学复杂态势的关键

词，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及儿童教育观念的改变
等，中国的儿童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多元
共生的儿童文学格局正在形成，这其中离不开观
念与表现方法的多样化。

这一届获奖作品的多元共生首先体现在观念
更为多样。作家们不断探索，寻求新的突破，越来
越多的作家关注自然、关注野生动物，从不同层面
对生存和生命意识予以探讨。沈石溪的《鸟奴》便
是典型代表。较之以往作品，作者对于动物之间
的描写更为深入，剖析更为透彻，通过观察一对蛇
雕与一对鹩哥把自己的窝筑在同一棵大青树上这
一自然界罕见的主仆的共栖关系，映射人类社会
复杂的“人际关系”，开拓了动物小说的主题内涵，
从新的角度对生存和生命意识予以多侧面多层次
的开拓，对读者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与沈石溪
之前的获奖作品相比较，具有新意的视角与主题，
让人掩卷沉思。

此外，这一届获奖作品显现出诗歌、散文、纪
实文学、科幻文学、短篇小说类题材的百花齐放，
直面现实的书写与想象飞扬的作品的交相辉映。

如王立春的儿童诗集《骑扁马的扁人》收入诗作
74首，诗人不是刻意用文字编制锦绣，而是从生
活中发现美，“夏夜”“爸爸不在家的日子”“乡间童
谣”“冬天的声音”“公主和她的七个小矮人”5辑，
清新馥郁，富有诗意。金曾豪的散文《蓝调江南》
对动物形象给予充满感情色彩的摹写，作者在理
性思考的同时，努力使自己笔下这些动物的“生命
原色和生命习性得到具体而真实的揭示和渲染，
创造出活生生的、有个性的动物角色来。给予我
们独特的、苍茫的美感，点燃我们对大自然和生命
的爱”。除此之外，妞妞的纪实文学《长翅膀的绵
羊》以自传体的形式，展现一个16岁女孩在英国
中学就读两年的全过程，书中一个个令人忍俊不
禁的故事、一桩桩校园恶作剧和顽童游戏、一件件
小主人公亲历的或得意或尴尬的事件，写出了妞
妞最初的胆怯陌生与孤单失落，也反映出不同种
族、不同背景的男孩女孩的校园生活与活动。赵
海虹的《追日》是这次科幻小说的获奖作品，讲述
了生活在孤儿院的孩子罗林，被养父母以爱的名
义去做研究实验，改造成一个依靠光合作用生存
的太阳能人。之后，罗林为获得养父母的爱、得到
父母的认可，听从养父母的命令以高科技手段盗
窃。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是科幻生活化、中国化，
小说场景大都发生在实验室、办公场所、家庭，亲
切感十足。三三的短篇小说《一只与肖恩同岁的
鸡》语言生动细腻，情节从容不迫，细节生动纯粹，
既表现了肖恩的童真可爱和充满乐趣无忧无虑的
童年生活，同时充满了诗意与温情。这些小说以
敏锐的意识书写了作家儿童经验中的情意，朴质、
自然、动人，融合着浓郁的“地气儿”。

中短篇小说集的获奖作品中，刘东的中短篇
小说《轰然作响的记忆》呈现了全新的创作视角和
表现形式。作品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真实再现
了中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作者在7年之
中采访了数十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回忆他们在
中学时代最刻骨铭心的事件，并从中选取最具青
春期典型意义的12个故事，将其写成“采访小
说”，以“我”的口吻来完成故事的讲述，在讲述的
过程中加以文学性的创作，并且在每篇作品的结
尾以“创作手记”的形式与读者沟通，告诉读者本
篇作品中哪些地方是真实的，哪些地方是虚构的，
并将作者在采访和创作中的感受倾诉出来。这样
的设置不但起到了补充阐释、引导阅读的作用，保
留了纪实文学的本质特征，同时增强了代入感与
文学性。

文学贵在创新。这些获奖作品构思缜密而富

有新意，专注于儿童生活及背后所隐喻的丰富内
涵，彰显了儿童生活的情趣与理趣。这些儿童文
学作家以崭新的观念和方法丰富了新世纪的儿童
文学创作，开启了新世纪儿童文学多元共生的新
局面。

文体的分化与设奖的细化
适应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是文学发展的

题中之义，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新世纪伊始的儿
童文学评奖，显现了儿童文学发展至新世纪更见
明晰的文体的分化与设奖的细化。

这次获奖类别中，引人关注的是幻想小说作
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童话中的分化与独立。幻想
小说这一张扬人类幻想精神的文体的独立，显示
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质的变化。这次获奖作品
中，常新港的长篇小说《陈土的六根头发》将写作
焦点转向现代城市中的少年儿童，以超凡的想象
力，运用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笔法展开创作。小
说中，陈土超乎寻常地喜欢土，小小的他在钢筋水
泥的城市里到处寻找土。找到土，他就无比兴
奋。在一连串的超现实的情节编排中，小说发现
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现实“真相”：在都市现代化
的过程中，儿童与生命之根“土”之间的血缘关系
面临着被剥夺的危机。“土”“火”与“水”都是儿
童——人的原初生命中不可缺失的生命要素，这
种“城市题材+幻想小说”的搭配组合赋予了小说
现实反思与幻想传达的双重特征。

这届获奖作品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
的多样化发展，通俗的儿童文学与艺术的儿童文
学均被给予了更多的发展空间，通俗儿童文学与
艺术儿童文学依循各自的发展路径前行。长篇小
说《细米》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中的又一篇佳
作，显示了作家对艺术的儿童文学的不断追寻。
作者以优雅的笔调，叙述了少年细米的心灵成长，
描写了一段朦胧的情感故事，文字细腻浪漫，给人
一种纯粹、澄澈之感，时时洋溢着诗意，处处彰显
着文采。作者深谙人的情感的微妙，所有的苦难、
故事、情感，如流水般淡淡地流过读者的心田。作
品虽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大悲大喜的情绪，
却能不知不觉间直入人心，让读者获得生命的体
悟。杨红樱的《漂亮老师和坏小子》讲述了刚毕业
的女大学生米兰，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聘为小学班
主任，因此与学生们发生了一系列既温暖又幽默
风趣的故事。这部作品通俗生动，紧贴儿童读者
阅读心理，没有空洞的说教，但同时流露出作者对
教育的深层探讨和思索，传达了“把人性关怀放在

第一位”的教育理念。上述作品关注当下，从当下
儿童的情感、生活着笔，并着力突显自我风格与特
色，以文体的分化与细化，拓展儿童文学的多种表
达路径。文体的分化与细化也意味着儿童文学在
不断发展中的自我完善与更新，为之后儿童文学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与路径。

除了创作文体的分化，本届评奖尤为值得提
及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本届评奖首次评出了“理
论批评”类奖。获奖作品是徐妍的理论批评文章
《凄美的深潭：“低龄化写作”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
覆》，这篇文章从低龄化写作心灵的苍老、对教育
制度的批判与颠覆、对友情与朦胧爱情的衍变、展
示痛苦的书写等方面剖析问题和弊端，表达了作
者对于低龄化写作者及其趋势的深刻思考与忧
虑。该奖项的设立，反映了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儿
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良性互动的时代需求。

本质的坚守与关照
儿童文学在适应时代发展中，始终需要坚守

本质，观照内核，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守儿童本位，
关注儿童，观照儿童的内部心灵与外部世界。多
部获奖作品呈现了坚守儿童文学初心与本质，观
照当下儿童心灵，努力建构未来人生态度的精神
内涵。

金波的童话《乌丢丢的奇遇》在诗意与诙谐中
书写童真。这部作品是一部充满美丽幻想的诗体
童话，洋溢着唯美风格和浪漫情韵，语言轻灵，充
满了童真童趣。作品在一段寻找和奉献爱心的旅
程中，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告诉读者：只有用爱来滋
养，生命才会有意义。王一梅的童话《鼹鼠的月亮
河》讲述了住在美丽月亮河畔的鼹鼠米加一家的
故事。作者重视描绘童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故
事情节的推进中融入抒情小调，用舒缓灵动又不
失精致的叙事方式，抒写温柔、优美、典雅的心灵
情感，让童话满怀诗意的氛围。白冰的幼儿文学
作品《吃黑夜的大象》用奇妙的想象、浅显的生活
语言，带给怕黑的孩子们暖心的抚慰。这部作品
用14篇别出心裁的童话故事，14段妙趣横生的
心灵点拨，以活泼的语言、大胆的想象，融合诗的
韵味和节奏，引领读者进入一个纯美的阅读空间。

冰波的童话《阿笨猫全传》是一部原创的本土
图画书作品，紧贴儿童视角叙事，运用图、文两种
符号传递信息、讲述故事，为低幼读者群体带来了
欢快轻松、独特丰富的阅读体验。作品讲述阿笨
猫和外星小贩巴拉巴、气功大师元空、发明家金哥
之间荒诞而奇幻的故事。叙事语言虽不动声色，

情节却是大起大落，风格亦庄亦谐，人物性格异常
鲜活。其间，奇特的想象纷至沓来，巧妙的细节令
人目不暇接。作者以幻想人物和现实故事相映
照，亦真亦幻，给儿童读者以生活的启迪和人生的
思考。熊磊的幼儿文学《小鼹鼠的土豆》是一本关
于“挫折”的绘本。这一幼儿童话故事营造出一种
生动的“现场感”，引领小读者把故事主人公当作
自己。所以，当孩子记住这个故事，记住了小鼹鼠
和它的土豆时，小鼹鼠面对挫折的乐观、自信、坚
强，也会给予孩子面对挫折时的勇气和希望。

儿童文学的魅力不仅仅在语言、文字，而更在
于童心。用儿童的心感知、书写儿童的事情和情
感，才会获得儿童的共鸣。迎着21世纪初的曙
光，第六届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多元、分化与发
展的态势中，为当下儿童书写，彰显当下儿童文学
的精神底色。作家们更多地从儿童视角出发，关
注儿童内心世界，在温暖与想象中传递童趣与理
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品伴随着一批批小读者的成长，也见证着中国
儿童文学的成长。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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